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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科幻文坛出现的一批神话、历史题材科幻小说为
研究对象，考察了时间旅行式的历史重述、外星创世的神话再阐释及时空本体的科普
思考三种创作模式，认为用科幻手法重建民族文化历史，折射出知识分子对全球化进

程中中国面临的民族身份认同危机的焦虑，将人文精神与技术理性、智性与诗性交融
一体，对于开阔科幻美学空间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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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takes a number of mythical and historical science fiction novels pub-
lished in the early 1990s as the object of the research，exploring three modes of writing:
rewriting history in the form of time travel，re-interpretation of the mythology about the ex-
traterrestrial creation，and the popular scientific thinking about time and spac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writers' re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through science fiction reflects
the intellectuals' anxiety about the crisis of national identity faced by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technique that combines humanities，technical rationalism，and intel-
ligence and poetry has contributed to the broadening of the aesthetic dimensions of science
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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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神话、历史与科幻融合一体，这样的叙事模式在世界科幻创作圈里
并不鲜见。① 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也有少量历史科幻，如《史前世界
旅行记》( 徐青山，1958) 、《古峡迷雾》( 童恩正，1962) 、《三种政体》( 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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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项目“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现代性”( 编号 T4 － 1 ) 的阶
段性成果。
如 C． S．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 1951 － 1956 ) 、菲利普·K·迪克的《高城堡里的人》

( 1963) 、小松左京的《在无尽长河的尽头》( 1966) 、米切尔·莫尔考克的《瞧这个人》( 1968 ) ，都是
此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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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1980) 等，但多限于科普考察，且处于零散分布的状态。1991 年起，更
名改版的《科幻世界》突然集中发表了一批神话历史题材的科幻小说，如
《雾中山传奇》( 刘兴诗，1991) 、《女娲恋》( 晶静，1991) 、《持琴飞天》( 资民
筠，1991) 、《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 姜云生，1991) 、《长平血》( 姜云生，
1992) 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1 － 1995 年间这类作品的数量有近 20
篇。数字虽不大，但参考科幻小说的发表总量，仍是个颇值关注的创作现
象。① 90 年代中期之后，这类创作骤然减少，1996 － 2000 年仅有 4 篇发表。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创作现象的发生? 又是什么让它迅速消退? 这类创作

有怎样的风格特征? 对于科幻文学史有什么价值意义? 接下来本文将就

以上问题，选取相关典型文本个案，结合时代背景展开探讨。

全球化下民族认同的焦虑之一:

东方魅力的呈现与“回头看”的时间旅行

1990 年，在世界科幻协会( WSF) 要求变更 1991 年年会举办国的压力
下，《科幻世界》②主编杨潇决定远赴荷兰海牙，说服 WSF主席团成员坚持
原议，把年会地点定在中国成都。面对竞争对手波兰，杨潇采取的策略是
用“四川旅游名胜风景区和成都风情彩照剪辑”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物品，
“把远在东方的神秘古国拉到老外面前”。回忆当时场景，杨潇写道: “蓝
眼珠、灰眼珠们都着了迷，在《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的旋律中坠入东
方文化的神秘、高邈、睿智和恬淡”［1: 18］。东方特色是吸引西方科幻作
家、让他们最终坚持中国为举办国的原因，因此如何在科幻创作上呈现出
东方特色，也是这一时期的《科幻世界》及国内科幻作家们考虑的重要方
向。1991 年 2、3、5 期的《科幻世界》上接连出现的中国神话、历史科幻，可
看成是在向欧美科幻界呈现独特的东方魅力。③ 但一种创作现象出现的
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东方魅力的展示不过是推动创作发生的外部因素之

一。下文将以具体作品为例展开进一步探析。
1991 年第 2 期《科幻世界》上发表了刘兴诗的短篇小说《雾中山传
奇》，讲述的是考古学教授曹仲安驾驶外星人留下的时间飞行器回到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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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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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世界》每月发表国内当代作家作品数量仅为 5 篇左右，由于这家刊物在当时是整个
中国科幻文坛的唯一出版物，所以这个数量几乎可以代表中国科幻界的全部创作量。
当时《科幻世界》名为《奇谈》。
考虑到《科幻世界》是当时唯一的科幻出版物，它的创作需求是值得关注的一方面。



考察南方丝路，向全世界证实始于中国成都的南方丝路是沟通中西文化、
经济最古老的通道的故事。作者创作这篇小说是为好友童恩正的旅美之
行被人诬指“叛国”做辩护，①但小说的意义却并不止于塑造了一位充满爱
国精神的考古学家形象。故事中回溯历史的“时间旅行”手法更值得我们
关注。
作为科幻小说最经典的叙事模式之一，“时间旅行”早在科幻舶入中

国之初就被作家们习仿。然相比西方过去→现在→未来→现在→过去三
态往复的“时间旅行”，中国的“时间旅行”叙事基本以过去→现在→未来
的单向为主，鲜有反向的时间叙事。②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晚清西方科
技带来的历史观变革有关。鸦片战争之后，在“进步”、“发展”的“科学主
义”价值观念下，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线性时间观取代了中国沿袭千年的循
环时间观，而这种时间观又通过民族危机下盛行的“进化论”思想、在意识
形态推动下成为主导的马克思历史发展观得到不断强化。旧有的文化传
统被定义为“落后的”、“愚昧的”、“保守的”、“过时的”，与“先进的”、“文
明的”、“开放的”、“发展的”的现代性形成二元对立，“向前看”成了“时间
旅行”的唯一方向，无论是晚清时期的乌托邦蓝图还是当代中国少年儿童
的未来漫游，传达出的都是被时间的单向性、不可逆性催生的现代性焦虑。
与现代性焦虑相伴发生的，是现代“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的逐步建立。

作为中华民族认同精神基石的文化传统，被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思想家
作为“国性”予以尊重和体认。③ 这种“文化中国”的认同在无产阶级政权
确立、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地缘政治与阶级话语成为民族认同新的支撑
后，一度被“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人民 /国家”认同取代，直到 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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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恩正旅美后，曾遭到单位里一些心怀不满的人攻击，称童将“叛国不归”。于是，刘兴诗
写下《雾中山传奇》为童伸冤，小说中的主人公曹仲安这个名字，就是 1960 年代初刘兴诗和童恩正
一起考古时，童恩正所取的笔名。见董仁威: 《怪人怪事———重科学流派科幻代表作家刘兴诗评
传》，幻通社: http: / /blog． sina． com． cn /s /blog_638ff16d0100ztfj． html。
在笔者查阅到的资料中，新时期以前仅有 2 篇面向过去的现代时间旅行科幻，分别为瞻

庐的《年光倒流》( 1916) ，讲述的是主人公回到过去救回病逝的母亲的故事，以及徐青山的《史前
世界旅行记》( 1958 ) ，一篇通过主人公前往史前世界的时间旅行，向读者描述冰河期、中生代、石
炭纪等不同史前时期动植物样态的科普作品。
如严复指出，“我辈生为中国人民，不可荒经蔑古，固不待深言而可知。盖不独教化道德，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乃至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 然其宗
旨大义，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返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今之科学，自是以诚
成物之事，吾国欲求进步，固属不可抛弃。至于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
则舍求群经之中，莫有合者。”严复:《严复集》，上海: 中华书局，1981 年，第 307 页。章太炎也强调
“孔子之春秋，要在于述行事以存国性”，“夫国无论文野，要能守其国性，则可以不殆。”章太炎:
《救学弊论》，《章太炎全集》第五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01 页。



以来在阶级政治逐渐消隐与中国以第三世界国家身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

市场的新时代语境下，才再次回归主位。
于是，1980 年代的民族身份思考再次回到晚清的原点。相隔了半个

多世纪的知识分子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中国一方面需要“在现在 /过去、
传统 /现代的时间维度上确立其作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需要
“在中国 /西方的地缘文化差异的维度上确立其‘民族’性”［2: 216］，文化
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时间的线性发展维度如何能够取得统一? 从文学的角

度讲，这是个现实主义文学难以解决的问题，明显的案例就是“文化寻根”
小说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始终被认同与批判两种相反的价值取向所纠缠，

乡村与都市形象分裂，民族主义话语与启蒙主义话语冲突，迫使寻根小说

最终不得不采取“通过‘非规范’的民族文化传统的重新挖掘，来建构新的
文化共同体想象”［2: 218］。在科幻书写中，消弭二者紧张状态的方案，便
是“回头看”的时间旅行。
《雾中山传奇》里，在推测外星人为什么会驾驶时间飞行器来到地球
时，作者指出，是因为南方丝路“引起了当时到地球访问的外星人的注意。
他们察觉这条绵亘万里的古道，联系了地球最灿烂的一个文明地区，对此

加强观察研究”［3: 15］。如果把南方丝路仅作为地区性文明来看待，它所
能代表的只是中华民族的过去，但若把它当成外星文明认识、了解地球文
明的唯一观察点，其意义就一下子上升到了整个地球文明的中心，从而超

越了过去与现在，成为永恒的经典。① 此外，曹仲安驾驶外星人的时间飞
行器穿越时空，这本身就是一个远超人类现有文明的科技行为，且他借助

这样先进的科技器物做出的南方丝路历史考证“结束了古典考古学时代，
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的门槛上，开创了人类直接进入历史考古的新篇章”
［3: 15］，其现代性意义不言自明。由是，现代性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不
再对立紧张，而是完美统一。
在这一时期，虽然精英文学中已有“新历史主义”流派出现，但由于科

学性被视为科幻的灵魂，因而历史真实对于科幻创作依然是一个被审慎对

待的话题。《雾中山传奇》尽管使用“时间旅行”的手法进入历史，却没有
试图干预历史。故事中的曹仲安只是历史的观察者，作家的历史想象基于
严密的科学考证。同样，在姜云生的《长平血》( 1992 ) 、韩建国的《泪洒鄱
阳湖》( 1995) 等作品中，历史被作为检验人性、重审历史的试验场，没有人
试图对历史本身进行或然性的尝试，这种尝试直到 90 年代后期才在王晋
康等人的多部小说中出现。相较而言，神话虽是人类早期历史的叙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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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类似的叙事，还有韩治国的《忆秦娥》( 1993) 、江剑离的《伏羲》( 1996) 等作品。



态，但由于其本身就拥有极大的想象成分，这给了作家们更多的创作自由

和尝试空间，重述便成为可能。

全球化下民族认同的焦虑之二: 神话的科幻式重构

在创作神话科幻小说的作家里，晶静应该说是贡献最大的一位。1991
到 1994 年间，她先后写下了《女娲恋》、《织女恋》、《夸父追日》、《盘古》等
多篇神话题材的科幻小说。把这些小说放入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中，
可看成是鲁迅开创的《故事新编》模式的延续。与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创
造性地运用多种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
进行再叙述、再评价，并在这种再叙述、再评价之中巧妙地渗入自己对当下
现实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思考与批判”［4: 22］一样，晶静的“故事新编”系列
也是通过中国古代神话的科幻式重构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传达出自己的

现实思考。
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 将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诞生、发展

与发达的外星文明联系起来，或讲述民族祖先与外星人相遇，或把外星人

想象为民族祖先。以《女娲恋》为例，中国神话里的女娲是抟土造人、炼石
补天的中华民族人文初祖，在文本中她被想象成了一名从 Y 星来的女孩
阿丫。阿丫原本是来考察地球是否值得殖民，却被伏羲当做女娲娘娘下
凡，请求她帮助族人度过连绵阴雨、庄稼无收的难关。答应了伏羲请求的
阿丫不顾同伴劝告留在了地球，帮助地球人用光子炮驱散乌云，带领大家

开山凿渠，还和伏羲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同样的主人公身份转变还出现
在《织女恋》、《盘古》等小说中，如来自 W 星和 Z 星的牛郎、织女，用导弹
开天辟地的智能机器人盘古等。
从外星殖民者、智能机器人到中华民族的创世者，这些主人公的身份

转变极具意味。《雾中山传奇》中曹仲安借助的外星人时间机器象征着未
来的高科技文明，晶静的创世神话系列里，这些人本身就是先进技术文明

的化身。他们与曹仲安的历史旁观者姿态不同，以创世者的身份参与中华
民族历史的创造与发展，从而更直接地将民族传统与现代性勾连一体。
1983 年旅美时期的王安忆面对代表着现代化历史顶端的西方文明感慨，
那“人类的背景”不过是“人家的山头”:“前人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插脚
之地，我们在人家的山头爬上爬下”［5: 274 － 275］。如果说文学的“寻根”
是“从乡村生活中看见了中国”，“为知青一代人构筑了一种超越性的精神
归属”［2: 177］的话，那么外星文明主导的创世神话，则是在超越人类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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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科技想象中绘制了远古民族历史，所构筑的精神归属与“寻根”是类
同的。
用科幻想象重新演绎古老的神话传说，并非中国独有。1988 年，巴西

作家 Paulo Coelho 在 The Alchemist里重写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之后，
印度作家 Saladin Ahmed在 Ｒuined Man Who Became Ｒich Again Through a
Dream里也对同样的故事进行了科幻重述。类似的作品还有北爱尔兰作
家 Ian McDonald的印度神话重述 Ｒiver of Gods，牙买加裔作家 Nalo Hop-
kinson的 Brown Girl in the Ｒing，以及中加混血的美国作家 Larissa Lai的
Salt Fish Girl等等。这些作家族裔身份的共性在于多属于后殖民国家或
地区，这使他们的书写很自然地带上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抵抗色彩。如
Amal EL-Mohtar在她的小说 Apex中曾这样写道:“我们会用你们的语言、
你们的技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把我们的生活用你们能理解的方式表达

出来，告诉你们你们是不可能让我们沉默的”［6: 129］。尽管中国没有经
历这样的殖民史，但如杜赞奇所言，中国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民族主义话语，

实质是“在缺少与自我直接对立的‘他者’的情况下，自我得以把‘他者’内
化，其方式似乎使之从‘他者’获得某种独特的自治”［7: 269］。因而，我们
依然可以从“全球化”进程下中国产生的应激性民族主义反应的角度，把
中国科幻的神话重述放在世界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中展开探讨。
关于如何将神话与科幻结合起来，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在

Ian McDonald的 Ｒiver of Gods 中，未来印度分为若干个区，其中 Awadhi和
Bharat两个区选择用他们自己的文化方式接受新的科技，从而保留民族的
记忆之根; 在 Nalo Hopkinson的 Midnight Ｒobber 里，Dry Bone的传说在女
孩 TanTan的现实生活中发生，成为女孩 TanTan弑父后浓重心理阴影的隐
喻，与整个“失乐园”式的叙事一体，表达了作家对后殖民语境中种族平等
问题的关注和焦虑。晶静的外星创世神话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彰显民族
主义。神话往往被视为民族历史的起源，然而在神话之前，历史是怎样的?
那些造人的民族先祖，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当作家用科幻的方式把他们想

象成亿万年后外星先进科技文明的代表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自己就是

我们膜拜的对象，我们就是自我创造的神话。处于历史最前端的远古中国
文化与处于历史最末端的未来文化合二为一，时间不再是线性的了，它和

空间融为了一体，成为空间的另一重维度而存在。于是，西方文化意识形
态体系内的线性发展维度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循环往复的闭合之圆。
类似的时间维度改变，也出现在 Ｒiver of Gods、Salt Fish Girl等小说中。然
而，吊诡的是，在后爱因斯坦的时代，人们对时间是空间的第 4 个维度这一
观点的普遍接受，恰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科技发展的结果。并且，通过外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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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神话进行民族自我的强调，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西方式现

代的反抗，但另一方面，这种“现代”仍是以科技为中心的西方价值主导，
因此，其“自我”主体性的实现是在西方科技进步的价值观体系范围内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间内在的“臣属”结构并未被打破。①

1980 年代末国内的重大风波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剧变，使一些政治
上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随即被触发。“被迫意识到中国汇入
‘世界文明主流’其实是以冷战结束为条件”［8: 18］的知识分子，发现了一
个“充斥着帝国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和族裔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内部
的对抗”［8: 18］的世界。不少学者、文化人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宣扬爱国
主义。② 刘兴诗、晶静( 原名张静) 、资民筠都是成长于新中国红旗下的老
一辈科学家，青少年时期饱尝了民族危亡耻辱的他们，拥有强烈的科学兴

国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这使他们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科

幻创作，民族、国家始终被放在首位。晶静在创作外星创世神话系列之前，
她的报告文学《冰海中国心》塑造了一位为祖国科学事业奉献青春的中国
船长形象，表达了作家强烈的爱国热忱; 刘兴诗也曾说过，少年时的救国梦

想，是他此后生命历程的基调［9］。因此，用科幻的方式重构文化传统、表
达民族主义的诉求，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行为。

诗学想象的科普再造及科幻美学空间的新拓展

除却上述或潜或隐地体现民族主体意识重建的创作外，1990 年代初
期的神话、历史科幻还有另外一种类型: 对时空本身的介绍和思考。根据
量子论的“多世界解释”(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 ，我们生活的空间里
存在多个平行世界，即“平行宇宙”( Parallel Universes) ，每个世界中，由于
每次量子力学测量的结果各不相同，不同的历史就会发生在不同的平行世

界中，于是，时间旅行、时空穿梭都成为可能。科幻小说中来自未来或现在
的人能够通过时空隧道或是时间机器进入神话、历史时空，就是基于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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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文化臣属观念是葛兰西提出的，杰姆逊在介绍这一观念的时候，将其解释为“是指在专制
的情况下必然从结构上发展的智力卑下和顺从遵守的习惯和品质，尤其存在于受到殖民化的经验

之中”。见［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
《当代电影》1989 年第 6 期，第 45 － 57 页。

如何新在 1990 年 12 月 11 日《人民日报》的谈话中，就宣称“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
者”。见《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 S 的访谈录》，《人民日报》
1990 年 12 月 11 日 B1 版。



的科学原理。在经历了 1980 年代初期的“姓科”、“姓文”之争及清污运动
后，科普型科幻比文学型科幻经受的打击还要惨重，80 年代后期为数不多
的科幻作品里，文学型科幻占了很大比重，人性人情成为科幻关注的中心，

如李毓瑜《在爱的后面》( 1987) 、缪士《代价》( 1987) 、海子《怪笑》( 1988) 、
洪梅《倩女还魂记》( 1988) 等，科普型科幻仅有描绘量子世界的《金色迷幻
城》( 黄海，1988) 、谈常温超导材料制造磁悬浮有轨飞机的《中子流轰击地
球》( 魏雅华，1987) 等少数几篇。
正因如此，1990 年代初期神话、历史科幻创作中出现的一些科普型科

幻尤为可贵。先来看朱海龙的《梦断敦煌》( 1993) 。小说主人公龙翔宇在
敦煌考古时发现了一个不存在于任何时代、却又活在每个时代的武士。他
费劲功夫，终于弄明白武士的护心镜可以用电子流冲击，从而开启时间大

门。为了探究时间流的秘密，龙毅然走入时间大门，回到了公元 887 年的
敦煌，成功推断出电磁波导致时间序列发生错乱和偏转是“不死的武士”
和“时间之门”的秘密，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梦断敦煌》中的时间
流想象，依据的正是量子力学中的“平行世界”学说，作者通过一个时空穿
梭的故事，将时间流的物理学原理简单、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论从科
普性还是文学性来说，都具有较高的创作水平。此外，还有从消逝的摩诃
衍那寺历史中，推断出朔日三点一线的天文现象是导致地震发生原因的

《古刹之光》( 绿杨，1993) 、在一个未来人和古代女孩凄美的爱情故事中，
穿插大气折射形成太阳光影的科学道理的《平行》( 何宏伟，1994) 等作品，
也同样是以神话、历史为依托，用文学的笔法讲述科学现象的科普佳作。
这些故事延续的是 1980 年代《珊瑚岛上的死光》( 1979) 、《莫名其妙》

( 1980) 、《冰冷的世界》( 1983) 等小说的价值理念，即把严谨的科学知识作
为创作的基石，用富于创造力的科学幻想塑造勇于探索未知、甘愿为科学
事业奉献生命的科学家形象，将读者导入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未来科技之

门。而它们更具价值的所在，是用神话的浪漫与历史的宏阔，为科幻创作
打开了新的美学生长空间。如《梦断敦煌》的起笔“狂风呼啸、黄沙漫天。
龙翔宇在冰冷的沙砾上艰难地爬着，……鲜血渗透了破碎的铠甲和战袍，
在他身后留下一片染红的沙土”，“身后，如血的残阳‘轰’地坠入苍茫的群
山，天地陷入死一般的黑暗”［10: 4］，用电影镜头式的场景呈现手法，将读
者带入苍凉厚重的历史之中。摒弃了 1980 年代科幻小说惯用的二元对立
敌我斗争模式，《梦断敦煌》将辽远的历史画卷作为科学幻想的建构背景，
一方面使作品拥有了超越现实的开阔视野和庄重气象，另一方面也带给读

者陌生的惊奇和审美的喜悦。
相比神话文本、《故事新编》里的肆意想象，科幻小说的想象因为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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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宇宙”学说的物理学基础而更富于理性，但这样的理性并不影响文
本的感性表达。影壁上的持琴飞天画像画的是智星的信号智能人 3 号
( 《持琴飞天》，1991 ) ，东方大地上的三皇五帝都是外星人的后代( 《忆秦
娥》，1993) ，古壁画上会有飞碟，而这个飞碟是未来地球遭核战毁灭后飞
到天龙 α星的人的后代所乘坐的( 《飞碟白梅花》，1995 ) ……与上古神话
中人、神、兽异类相生带来的怪诞效果一样，上述科幻小说里作为异类存在
的外星人成了人类的祖先，同样也带给读者类似的思维变异产生的夸张、
惊奇感。但正如苏科·达恩文指出的，尽管神话与科幻同样将陌生化作为
形式手段，用怪异、变形的想象物让读者产生惊奇、兴奋的阅读感受，两者
在审美认知上却有根本不同: 神话传说构筑的是“一个无视认知的可能性
的封闭的平行世界”［11: 8］，想象力的伸展是为了自我满足，而科幻则与
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想象力是它用以“理解现实中潜在的倾向性的
手段”［11: 8］，无论是穿越时空的武士，还是外星人祖先，这些科幻世界的
超自然想象虽然极致张扬，但其根须依然深扎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之中。想
象与现实间的巨大张力，不仅增强了美学的表现力、想象本身的神秘与怪
诞，还为以精确、清晰、严谨的技术之美为主导的科幻美学空间增添了不确
定、难以捉摸的诗学魅力。这些科幻小说选取的神话原型蕴含着一种神秘
的生命情结，而这种生命情结，又恰好与这些科幻小说创作的现实焦

虑———民族文化传统的焦虑相呼应。对种族繁衍的思考，使神话与历史在
科幻中变得格外有分量，现实的投射也格外分明。
进入 1990 年代中期以后，神话、历史题材的科幻创作数量锐减。笔者

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科幻创作兴趣的整体转移。1997 年北京国际科幻大
会和四川国际科幻夏令营召开，太空的主题及俄罗斯、美国宇航员们的参
与，在科幻作家与读者群里掀起了一股宇航热。查阅这一时期的《科幻世
界》、《科幻大王》及《科幻世界画刊》等科幻刊物，可以发现外太空题材的
作品明显增加，成为创作的主流。二是新老作家的交替。1990 年代中期
后，晶静、刘兴诗等把兴趣更多转回到了原来的儿童科幻创作，姜云生则转
向对宇宙空间的思索。这一时期走上创作舞台的新生代科幻作家，一方面
缺乏一定的历史及文学功底，另一方面由于与国际科幻接轨迅速，题材的

选择更为广泛，使他们很少会有兴趣尝试神话、历史题材的创作，除了潘海
天、曹毅等个别作家尝试过一两篇神话、历史题材的创作外，再无其他。直
到进入新世纪后，夏笳、钱莉芳、燕垒生、长铗等作家的加入，才让这类题材
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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